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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愤世嫉俗寻求救国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通了五座城市为通商口岸，动
摇了满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之策，让已步入资本主义的外
国人闯入中国自由贸易。不久，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各国瓜
分的危机。1861年，烟台也在山东首先被迫开埠，17个国
家先后蜂拥而入。沉睡的中国人民终于被惊醒，“反封建、
图自强，学科学、倡民主”之类的呼声此起彼伏，不仅震动了
城市，也波及到山乡栖霞唐家泊镇泽头村。

生于泽头村的李凤梧自幼胆识过人，行侠仗义，敢发议
论。“清制不革，中华不兴”这句话，他常挂在嘴上。面对满清
政府丧权辱国、屈膝媚外的国策，李凤梧怒火燃烧，常以“大
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来抒发抱负。一日，他与赶牲口的同
伴行于途中，又议起“清廷腐败，国亡无日”的国事，李凤梧又
怒不可遏地说：“大丈夫岂能老为人执鞭，只图一家一室之温
饱！请你等将我的牲口带回，我要考洋学堂、寻求救国救民
的路去。”从此李凤悟离家到了登州，后中秀才，得官费东渡
日本，留学东京高等警察学校。一次学校组织参观日本侵华
战利品展览，李凤梧暗下决心：“不雪此耻，誓不罢休。”适逢
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李凤梧在于洪起的引荐下，
很快认识了谢洪焘、马肃贞夫妇、栾钟尧及黄县籍的徐镜心
等胶东优秀学子，并同期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他心明眼亮，
动力倍增，矢志“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除在校专
攻警政外，还积极参与校外的各种集会、编译书刊等社团活
动。1905年底，谢鸿焘、马肃贞夫妇因不满校方对中国留学
生的无理限制，应秋瑾的呼吁提前回国，李凤梧为寻求强国
之道，留校继续学习，有时也往来于日本、烟台之间，联络国
内外同盟会会员及有识之士，鼓动反清宣传活动。

烟台举义，舍身忘我摧枯拉朽

1907年，李凤梧在日本学成回国，立马投身于反清革命
舆论工作。翌年，他在烟台与同盟会好友丁训初、齐芾南等
合伙创办了《渤海日报》，并以报纸作平台，秘密作“推翻满
清腐朽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宣传。其时，先期回国
的同盟会员谢洪焘、马肃贞夫妇等创建的东牟公学和端本
女校正办得风生水起，以两校为联络点，全国各地的同盟会
员穿梭般地出入烟台，李凤梧也到东牟公学兼课，传授警察
知识。谢洪焘等同盟会员则借《渤海日报》的平台，发表针
砭时弊、鼓吹革命的文章，当时两校一报在北方为辛亥革命
的舆论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好景不长，由于两
校的目标太大，很快被清廷所注意，“缉拿乱党，惩办首恶”
的阴风四起，谢鸿焘被迫携妻女外地避难，《渤海日报》也只
能转入地下，秘密发挥作用。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李凤梧应同盟会
之命，与栾钟尧、丁训初、王耀东、杨新亭、宫锡恩等在《渤海
日报》馆一起密谋烟台举义方略，并与清政府驻烟台的陆、海
军警中的同盟会员、同情革命者秘密联系，约定举义时间、做
好相关准备。1911年11月12日，在烟同盟会人员及支持革
命的各界人士，齐集毓璜顶东路的百货商店（谢鸿焘所创秘
密活动点），推举栾钟尧与杨锡盛为正副指挥，约定鸣枪为
号，当晚10时整，各操自备武器，无器可操者，就以布缠笤帚
疙瘩当匣子枪，茶杯、苹果裹布充手雷，蜂拥而下，直扑道署
衙门审判庭，高举火把，联络内应。宫锡德、宫树藻等见火
起，即出迎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进入海防营，迫使董宝泰率
部响应革命。接着起义军兵分五路，分头向道署、警厅、电报
局、邮政局和大清银行进攻。书有“同胞速举义旗，帮助民军

逐出满清”的彩色传单满天飞，口号声、在铁桶里燃放的鞭炮
声震天，道台、警厅总办闻风而逃，五处很快被起义军占领。
其余清军头领逃亡的逃亡，倒戈的倒戈，海军练勇营及水师
学堂也顺应形势响应革命，一夜之间，举义告捷。

义军又西进福山县城，旋即光复。为防止济南方向的
清军驰援，1912年1月，栾钟尧、李凤梧等又组织起30余人
的精干队伍，攻打登州与黄县。在攻打黄县城遇阻后，又以
率先起义的十八勇士为骨干，组成精锐小分队。李凤梧任
小队长，他英勇争先，奋力拼杀，打开了城东门。之后，李凤
梧、栾钟尧、丁训初、王耀东、杨新亭、宫锡德、肖仕生、孙锡
纯被称为“八大金刚”。

烟台辛亥革命，举义快，伤亡少，战绩显赫，名声远播。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在烟台摧毁了满清政权，却被自
天津赶来的“舞凤”号军舰管带王传炯所欺骗，推其做了临
时军政府司。王传炯掌权后，倒行逆施，差点葬送了革命成
果。革命党人遂推栾钟尧等赴上海求援。关键时刻，同盟
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回到烟台，凝聚了众心，上海又派胡瑛
北上为山东大都督，正式成立烟台军政府，李凤梧被任命为
财务司司长，后改派驻坊子外交特派员。

遭通缉，涉危历险终圆夙梦

正当形势大好之际，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
实，当上民国大总统。1913年，袁世凯悍然发动政变，到处
捕杀革命党人，烟台陷入乌云笼罩之中，到处张贴“凡捕一
名革命党人，一两人肉奖一两白银”的榜文，清政府的顽固
势力也死灰复燃，大搞复清拥袁活动，致使革命陷入低潮。
李凤梧受沪督陈其美之委托，赴河南组织讨袁。他化妆成
客商模样，却被袁世凯的暗探识破了。为了甩掉暗探，他行
经青岛，躲进日本人经营的大粮店，机智地用日语与女老板
交流，老板会意，巧妙地将他装进粮包，推进粮库，躲过了五
位追兵的搜查，得以保住性命。第二天，李凤梧在女老板的
帮助下，办了赴大连的船票，扮作死尸卷在席筒中，由雇工
拉出了警戒森严的中山路，直奔大港码头。码头到处是密
探、巡警与大兵，李凤梧发现有人跟踪，立马抓起一把煤灰，
擦了擦脸，伪装成船夫，大摇大摆地上了客船，躲开了第三
次检查。一声汽笛长鸣，客轮起航，追兵被甩在了码头上，
李凤梧再一次脱险。

大连同样笼罩在腥风血雨中。在死亡线上奔波的李凤
梧流浪街头，一度以乞讨度日，饿极之时，吃过破棉花，吞过
旧被褥。两年后，忽有李凤梧饿死大连的消息传回家乡，他
的四弟李绍荣立马乘帆船，颠簸了五天四夜，到大连遍访登
州老乡，终于找到线索。兄弟见面，抱头痛哭了一番。李凤
梧说：“袁世凯很快就会灭亡，出头之日不远了。”李绍荣回

家卖了一亩地，把钱寄到大连，使李凤梧与妻子苏氏渡过了
难关。

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革命形势峰回路转，李凤梧
被调回南京，派到禹城当了两年县长。他尽职尽责，肃匪灭
盗，招回外流百姓，维持社会治安，百业复兴，受到百姓的爱
戴。1918年复回南京，进民国高等学府深造。1919年，北
平爆发“五四”爱国运动，他挺身而出，积极发动南京师生，
声援北平爱国运动。1920年李凤梧结束学业，重回烟台，除
继续以报社为平台联络各县爱国志士、宣传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政策外，更关心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发现因战
乱、饥饿，许多孤儿无人抚养，便出面建立起恤养机构——
广仁堂，自任堂长。1922年，某教会学校学生因参加爱国学
潮被学校开除，纷纷求助李凤梧。李凤梧说：“外国人能在
中国办学，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办自己的学校？”于是创办
了先志中学，自任校长，接纳了被开除的学生。因经费不
足，他曾回家卖掉继父分给自己的5亩土地。1924年，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
政策后，李凤梧又奉调回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书记官。李凤
梧有胆识、有担当，供职期间恪尽职守，抗御外侮，抵制洋
货，尤其标有日、德、英的洋字百货，严加审理。遇到鸦片
商，立即配合警方没收、查办，毫不姑息。为此，他得罪不少
人，也作出不少牺牲。1933年，李凤梧积劳成疾，因高血压
引起中风，经国民政府批准，回老家泽头村调养。

晚年负恙，依然关注家国事

李凤梧居家休养期间，仍与烟台老同盟会会员保持密切
联系，友情不减当年，是乡间德高望重的人物。每当政局有
变，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李凤梧从不卖老，诚恳接待。晚
年，蒋介石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他不堪忍受，严加揭
露批判。1934年前后，莱阳县中共党员梁岐山随其兄梁凤山
到栖霞唐家泊、泽头村一带，以打短工为名开展党的地下活
动，在周边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不久，风声暴露，国民党地
方组织实行清乡，逮捕了好多党员和进步青年，李凤梧得知
后，带病坐軕子进城，会晤县长朱景文，提出与他一起提审、
过堂。他让在押人员一一伸手，见个个满手老茧，转身对朱
景文说：“你看到没有，他们明明是出苦力的庄稼汉子，怎么
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大知识分子，他
们才深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大老粗懂得这些吗？”朱景
文频频点头，当天将在押的9人全部释放回家了。

1936年农历9月9日10时40分，李凤梧病危，经过医
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9岁，暂厝于泽头村北李氏老茔。
殡葬期间，南京行政院、济南省府主席、青岛市长沈鸿烈等
诸多部门或名流，均有唁电、挽联或来人吊唁，并拨来800
银元作殡葬费。

李凤梧先后娶傅、苏两房妻子，均未留下一男半女，年
近半百，收留东孙家村一个自幼失去父母、受人虐待的14
岁少女孙云为养女，取名李天真，视若己出。根据传统习
惯，过继四弟李绍荣之子李天志为嗣子。李凤梧用左手执
笔书写的过继单，见过的晚辈至今还依稀记得其大概：“吾
奔走革命四十余载，屡罹祸患，每当危急时，均有胞弟绍荣
挺身而出，救急于一悬。故将部分财产（房屋、土地数目）过
继到绍荣弟长子天志名下，日后如有不服者，可令吾妻苏氏
令阁携吾子得志持此据到当地政府评理。立据人 李凤梧
（章）经办人 于洪起 李恒久”。正是这份过继单，使晚辈
们知道他们这位苏氏奶奶的名字为苏令阁。

李凤梧晚年由苏氏陪伴左右。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
举进攻胶东，因家藏共产党员牟福乐戴大红花的照片，被还
乡团所迫，苏氏到李凤梧墓前喝药自尽。

“当，当，当……”生产队的“点”声一响，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几乎同时从一座座农房里走出，成群结队地涌向村里那棵歪
脖子柳树下，等待队长分配农活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这样的场景，在胶东农村是到处都能见到的。

那时，农村经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统一上工。一个
生产队少则二三十户，多则五六十户，住房不是很集中，招呼社
员同时上工靠什么？靠“打点”。“点”声就是召唤、就是命令，社
员对它的认可度，就像是战士听到出征的号角似的，闻声而动，
不敢懈怠。

“点”是铁制的响器，挂起来敲，用来报告时间或召集群众。
我们生产队的“点”，吊在一棵一搂粗的柳树上面。上顶直径约
二十厘米，下口直径约四十厘米，中空深约三十厘米。中央有一
两头尖的椭圆形铁锤，系在绳子上，绳儿一拉，锤敲钟壁，发出声
音，传播四方。

生产队的“点”不是随便敲的，得队长或副队长才有这个权
力，一般社员不是发生极特殊情况是不能染指的。

听的回数多了，社员们都能从点声的节奏中分辨出用意，就
像当兵的人辨识军号一样。

听到“当，当，当”，悠扬舒缓的“点”声，社员们知道是要上工
了，赶紧撂下碗筷儿，放下手中的活计，从自家扛上铁锨、镢头，
或是拎着水桶什么的，到“点”下坐着等待。最先到达的，往往是
队长，他敲过“点”，便开始计划农活分配，谁干什么，拿什么农
具，都得考虑周全，避免窝工。我十二岁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家中人口多，年年都是“欠款户”，母亲就让我早晨上学前、
星期天到生产队干活，每天挣四分半。慢慢的，我也熟悉了生产
队的“点”声，知道它与学校钟声的区别。等人大概到齐了，队长
站到土堆上，开始点名分配营生，并指定领
头人，交代干活的标准。一切安排妥当，社
员们纷纷行动。只有树上的“点”，孤零零地
吊在那儿，惯看秋月春风，无言地见证岁月
流逝和农人生活的艰辛不易。

听到“当当，当当”，清脆短促的“点”声，
社员们知道不是队里分草、分粮食，就是召
开社员大会。那时社员家烧的草、吃的粮
食，都要靠生产队按人口和工分分配。特别
是麦收、秋收两季，生产队经常分草、分粮。
草和小麦、玉米等，一般在场院里分，过好秤
放到地上，会计在草堆上放一个写有户主姓
名的纸条，或在粮食堆旁的地上，用粉笔写
着户主的姓名。分草、分粮一般在接近中午
或傍晚的时候完成，“点”声一响，收工回家
的人纷纷出来，走在收工路上的人则加快脚
步，一齐来到场院，大人肩挑，孩子背，妇女
两人抬，不大会儿工夫儿，场院里就清空
了。最怕的是分地瓜，地瓜大都是在地里
分，地远的离家四五里，家里有小推车的，拿
的就快些，我们这些没有小推车的家庭，得
等别人家拿完了，去借车用。等我们家把地
瓜拿回家，常常是晚上八九点钟，饭还没顾
得上吃呢。

那时，生产队开会多，政治学习、传达上
级文件、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年终决算等等，
都要开社员大会。这时，男人或蹲着或坐着
吧嗒吧嗒抽旱烟，妇女坐在小板凳上掐草辫
或纳鞋底儿。牛屋里，劣质烟味混杂着牛粪味，熏得人喘不过
气。散了会，问起开的什么会，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

听到“当当当当当当”，急促慌乱的“点”声，不外乎是三种
情况：一是春天抢土墼。清明后，麦收前，天气多风少雨，是农
村脱土墼的最佳季节。土墼至少得晒上三四天，才能成为建
筑材料，盖屋垒墙。这期间，最怕的是遇上阴雨天。如果被雨
水一泡，脱出的土墼就成了稀泥，先前的劳动就算是白费了。
天一下雨，即使是半夜三更，生产队的“点”声也会“当当当”急
促地响起，大人孩子都要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冲向场院“抢墼”，垛成一垛一垛的，用塑料布或山草苫
起来。

再是夏天抢收场院里晒着的小麦。小麦脱粒后，先要晒
干扬净，才能送公粮或分给社员。打完场，把麦粒摊开暴晒。
场院打场的妇女，地里割麦的男壮劳力，都疲惫地回家睡个午
觉。这时，天空忽然黑云堆集，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即将到
来。生产队的“点”声急促地响起，钟声裹挟着人们“抢场啦，
抢场啦”的呼喊声，在大街小巷流淌。从来没见过人们这么着
急，蜂拥似的跑向场院。不用谁动员，也不用命令，先到的先
干，抡起刮板、木锨、扫帚，将满场院的麦粒收成堆。会计、保
管拿来了麻袋、布袋、编织袋；孩子撑开袋口，妇女拿起铁簸
箕，将麦粒装进袋里；男劳力有的两人用扁担抬，没有扁担的，
一人抓住麻袋口的一个角，将麻袋上下反过来，一手抓牢袋
口，一手抓住另一个人的一只手托住麻袋中央，两人喊着“一
二三”，一齐用力，提起满袋的小麦，一溜烟儿跑向仓库。没人
叫苦，没人喊累，等满场院的粮食抢进仓库，他们才累得瘫倒
在地，身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还有社员家房屋着火。一个夏日中午，王奶奶家给孩子过
满月，天热气燥，她家的老房子失火了。王奶奶家距离“点”近，
她边招呼家里人救火，边飞快地跑出去打点，“当当当当当当”，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啥紧急情况，都埋怨敲钟人。队长王伯因队
里要买牲口，那天正在家里跟经纪人喝酒。王伯是个好酒之人，
听到“点”声没了喝酒兴趣，窝了一肚子火，就噌噌噌地出门看谁
敢如此大胆地敲“点”。当听说是王奶奶家失火了，赶紧张罗人
去救火，火气也瞬间消了，嘴里念叨着：麦上场，火烧房，这样敲

“点”是应该的，应该的。
生产队的“点”声，虽然已经消失近四十年了，但那或悠

扬舒缓，或短促高亢，或急促慌乱的声音，时不时地在我耳边
响起……

同盟会栖霞四君子之一李凤悟
□张荣起

李凤悟、谢鸿焘、栾钟尧、于洪起被
称为“同盟会栖霞四君子”。他们在辛亥
革命烟台起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几年经过对四君子事迹的全面调查和
考证，有了些新的发现和收获，尤其是关
于李凤梧的史料，有了新的突破。近期，
在李凤梧的故里栖霞市泽头村，在党支
部书记李金海的引荐下，我们与李凤悟
的孙辈李忠、李仁、李惠民、李孝、李辉等
知情人一起召开了座谈会，查阅了李氏
宗谱，瞻观了李凤悟故居与陵墓，随后整
理成文，供关注李凤梧事迹的读者参考。

李凤梧故居李凤梧故居。。 李凤梧墓李凤梧墓。。

李凤梧与苏氏在故居合影李凤梧与苏氏在故居合影。。

李凤梧日本留学时的照片李凤梧日本留学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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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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